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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學生張宏展是非常聰明的一位，他學任何學問都學得很快，而且也極有創意，是那種所有教授都想收為研究生的學生。可是他有一個毛病，講話毫不留情，同學報告論文的時候，他一發現有錯誤，立刻直接了當地指出來，從來不會婉轉一點地說。更糟糕的是，有同學說笑話，他會說這一點也不好笑，有人英文發音不太準，他也會立刻糾正。凡此種種，都會令同學們吃不消。


有一天，有五位他的研究室室友向我反映說他們實在吃不消他，希望我安排另一間研究室，讓他們可以逃避他。


我立刻將張宏展找來，告訴他這件事。他聽了以後感到非常不安，我告訴他必須注意別人可能的反應，他一開始不太懂，慢慢地他承認自己大多數時間不太重視別人的存在。對他來講，要時時想到別人的存在，進而想到別人可能的反應，不容易也。


我介紹他去看一位醫生，這位醫生是我的好友，非常和氣，張宏展勉為其難地答應了。事後他告訴我，他很喜歡這位醫生，也開始服藥了。

我沒有想到藥效如此之好，張宏展的人際關係大為改善，他講話不再衝頭衝腦，每次批評別人都很婉轉，很少講任何令人不愉快的話。我真替他鬆了一口氣。


可是我發現張宏展變得有點沉默寡言，任何年輕人不太講話總是不為勁的，我因此將他找來，問他是怎麼一回事。他說自從吃了那種藥以後，他就常常想到別人可能的反應，所以他就會非常小心。他坦白地告訴我他從前更不快樂，覺得人生實在沒有什麼意思。


我勸他不要矯枉過正，也不用過份地注意別人的反應，但我告誡他必須繼續服藥。


有一天，張同學忽然來找我，給我三萬元現鈔，請我轉交給另一位同學，因為那位同學的母親要開刀，但缺少三萬元，正在煩惱。他有錢，但不願直接給他，因為他不想讓他的同學感到別的同學比較有錢，如果老師給他，他會覺得這是很自然的。


我找了那位同學來，發現他們家缺的是五萬元，所以我又加了二萬元，那位同學高興極了，立刻趕回家去。


又有一次，我發現張同學對一個研究題目毫無進展，我問他這是怎麼一回事。他說他發現有一位同學的研究題目老是搞不定，所以他已經將這個想法告訴那位同學，那位同學現在做得很有進展。

對我來說，張同學好像變了一個人，他不再沉默寡言，也變得很輕鬆，常常笑嘻嘻的。我在想，他吃的藥真有效，所以我就打了一個電話告訴我的醫生朋友。他當然也很高興，但他要我轉告張同學，又是複診的時候，不回去複診是拿不到藥的。


張同學說他幾乎已經忘了要去複診，但他要求我也去，因為由我老師講他的近況比較好。我答應了他，也在醫生面前說張同學的狀況非常好，醫生當然非常高興，他說這證明了他的藥非常有效。


沒有想到，張同學告訴我們，他早已沒有服藥，他說他的一個特別經驗對他影響甚大。有一天，他看到很多小朋友在散步，每一個小朋友都有大人攙著，他覺得很奇怪，走過去看了才發現這些小孩子都是盲人，而且又是智障的，所以他們平時簡直不會運動。這些孩子就讀的學校因此每週將孩子們帶到街上來散步，除了老師以外，還有很多志工幫忙，其中很多都是大學生，各個科系的都有。


張同學也加入了志工的行列，他恍然大悟，世界上真有如此不幸的人，他以前從未知道他們的存在，現在總算知道了。將孩子們送回學校，他有一種特別舒服的感覺，這種感覺以前從未有過。

張同學從此每週必定會去帶孩子散步，也常和盲校的老師們聊天。他發現這些老師們的談話中，極少使用第一人稱，多半是談孩子們的問題。有一次，他被拉去做禮拜，他對牧師講道的內容沒有什麼印象，禮拜結束時，大家一起唱“我有平安如江河”，每個人都大聲地唱，他唱不出來，而且淚流滿面，因為他一輩子都只想到他自己，何來“平安”之有。


張同學也發現了他的同學常有研究上的困難，他都和他們共同研究，因為他聰明，常常能夠解決困難。他告訴我，自從他常常幫助別人，自己也越來越厲害。


張宏展畢業以後，事業一路順風，現在已是一家電子公司的總經理。他告訴我他們公司最近推出一個新產品，這個產品是經過整整五年才研發成功的，所以他邀請我去參觀他的公司。


走進他的公司，就看到一面標語，“資深者有義務教菜鳥”，我想了一下，了解了這個標語的意義。有些工程師初進公司，其實是菜鳥，碰到問題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，這時如果有資深工程師給他指點，他就會慢慢地上手了。


張同學告訴我，因為他強調互相合作，而不強調互相競爭，他公司的工程師能力都相當地強，而且時間久了，也越來越強。由於工程師知道有人會和他共同打拚，他們的流動率極小，流動率小，才能做需要長時間的研究。


張同學說他進入這家公司的時候，就特別願意幫助同仁，因此他所屬的那個小部門表現得非常好，他也因此受到上級的注意。

在他的辦公室裡，我看到他陪一位眼盲小孩散步的照片，在照片下面，他寫了兩句話“不要只想到自己。這服藥真靈。”


張同學的確聰明，他不僅僅會做研究，會辦事，也能很快地領悟到自己的缺點，真不容易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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